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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幼名瑞元，学名志清，后改名中正，字介石，

日出生于月 浙江省宁波地区奉化县溪口镇一盐商家庭。

早年就读于奉化凤麓学堂、宁波箭金学堂和奉化龙津中学。

年考取官费留学生，进入日本东京振武学堂炮兵科学习。

年在此期间经陈其美介绍加入孙中山创立的同盟会。 冬，

从振武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日本陆军野炮 联队见习。辛兵第

团亥革命爆发后回国，任沪军第 团长。此后，他跟随孙中山参

加了二次革命，先后出任粤军司令部作战科 支队司主任、第

令、大元帅行 年营参谋长等职。 月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国

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率黄埔学生

军参加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东征、平定商团叛乱、镇压杨希闵和刘

月阴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篡震寰叛变等战斗。 年 夺

了国民革命军第 军的军权；同年 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

上提出了《整理党务案》，把共产党人排挤出国民党领导层，并窃

取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

命军总司令等要职，从而掌握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

月，在上海发年 动“四 二”反革命政变，并通令各地反共“清

党”，导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 年 月在国民党

内反对派的逼迫下，通电下野，东渡日本。 月重年 新上

台， 月同年 日，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

年 月 日，在国民党内反对派的压力下，第二次下野，

“崩殂”于台湾的蒋介石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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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等本兼各职。

月，上海“一二八事变年 ”后，蒋介石再次上台，任国民

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 年参谋总长。抗日战争爆发后，

日，国民党最高国防会议月 及党政联席会议任命蒋介石为

陆海空军 月，蒋介石被大元帅兼军事委员会委 年员长。

选举为国民党总裁，正 年式登上国民党最高“领袖”地位。

，发动了全面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 内

战 年。 月，国民党召开“行宪国大”，蒋介石当选为中华

民国“总统”。 年 月 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猛烈进攻

下，国民党军队遭到惨败，蒋介石被迫宣告第三次引退下野⋯⋯

年 月 日下 时午 分，蒋介石满腹惆怅地登

了“美龄”号专机，从南京明故宫机场悄然起飞。当“代总统”李

宗仁闻讯带领一帮文武大员们赶到机场送行时“，美龄”号已开

始在他们头顶盘旋。专机驾驶员依复恩按照蒋介石的吩咐，驾

机在南京城上空绕飞一周。蒋介石凭窗俯瞰，向中华民国的“首

都”作最后一瞥“：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前两次下野，蒋

介石都抱有重新复出的信心，今天他心中清楚，此生恐怕再难有

“还都登极”之日了。此一别，蒋介石再也没能返回南京。

下午 时 分左右“，美龄”号专机在杭州笕桥机场降落。

浙江省主席陈仪率政府官员前来迎接这位下野“总统”，并在西

湖边最著名的饭馆“楼外楼”设宴，为蒋介石接风洗尘。陪宴的

除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外，还有与他同机到达的俞济时和汤恩

伯。陈仪特地点了一道蒋介石最爱吃的名菜“西湖醋鱼” 经

过油烹的鲜鱼被浸没在美味可口的糖醋浓汁中，端上餐桌时，

头、尾依然在摆动，鱼口还在一张一合。

一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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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下飞机后便一直阴沉着脸的蒋介石丝毫也没有兴

趣去品尝这道经老厨师精心烹制的名肴。在座的其他人也都情

绪低落，神色黯然。只有陈仪神态自若，谈笑风生，频频劝蒋介

石多用餐。

蒋介石手中的筷子几次点到“西湖醋鱼”，但又都滑脱回来，

他的手似乎在颤抖，一副心事重重、食不甘味的痛苦表情。

陈仪劝说道“：蒋先生，国事当头，应该拿得起、放得下才

是！”

陈仪的这句话挫伤了蒋介石破碎的自尊心，他狠狠地白了

陈仪一眼，一怒之下，掷下筷子，饭也不吃了，并拒绝到陈仪给他

安排的位于西湖边的“澄庐”去居住，径自乘车回到笕桥机场的

空军俱乐部，说是明日乘机去奉化方便。实际上，蒋介石此时已

对陈仪产生了怀疑。一个月后，蒋介石接到汤恩伯的密报，说陈

仪策动他起义。于是，蒋介石下令免去陈仪的省主席职务，派保

密局长毛人凤把陈仪押解到台湾。一年后，陈仪在台湾被蒋介

石枪杀。其实，在“楼外楼”席间，陈仪口不择言，蒋介石即已对

他产生杀机。

月 日，蒋介石在蒋经国、汤恩伯、俞济时的陪同下，飞

抵奉化栋社机场。从溪口武岭学校开来的几辆轿车早已在机场

恭候多时。这是蒋介石第三次下野“归田”了，他又住进了建在

亡母墓边的“慈庵”。

蒋介石名义上是下野“总统”，但其威风与在台上时相比毫

不逊色。军务局长兼侍卫长俞济时把总统府警卫大队六分之五

的兵力都带到了溪口。为了保卫蒋介石的安全，俞济时把 个

警卫队分别安置在溪口的雪窦寺、白岩庙、东澳、坟庄、武岭学校

和丰镐房等据点，形成“外卫”；然后又从这 个警卫队中各挑选

出 名卫士，组成一支便衣队，驻守在坟庄，以加强内卫勤务之

不足，成为“中卫”；在“中卫”的内部核心，有资深的侍从人员，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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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在蒋介石周围，成为“内卫”。在这样层层严密保护下，蒋介石

在溪口扮演着下野总统的角色。

既然已经下野，蒋介石就没有了“总统”的名分，他的侍卫组

织自然也就不能再称之为“总统府警卫大队”了，于是，蒋介石下

令把他设在溪口的办公处命名为“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侍

卫组织也随之更名为“总裁办公室特务大队”。

表面上，蒋介石回到溪口后如一介平民，每日里闲云野鹤，

寄 座情于山林泉石之间，实际上，他隐而未退，架设在溪口的

军用电台，日夜不停地向外发射着电波，蒋介石仍躲在幕后发号

施令。被蒙在鼓里的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后，雄心勃勃，又是派

代表团到北平与中共进行和谈，又是布置兵力准备死守长江防

线。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这个“代总统”只是一个在前台跳来

跳去的傀儡，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幕后牵线的蒋介石手中。李

宗仁后来回忆说：

为便于控制全国各地一切军政措施，蒋先生返溪口之后，便

在其故里建立电台 座，随意指挥，参谋总长顾祝同，对一兵一

卒的调动完全听命于蒋 月先生。 日，我在总统府宴请留京

高级军政人员阎锡山、于右任、居正、顾祝同等。众人方入席，侍

从人员便来报告说，溪口蒋先生有电话给顾参谋总长。顾祝同

只得放下碗箸去接电话。蒋先生这电话原先打到国防部，部里

人说，代总统今日请客，参谋总长现在在总统府吃饭。蒋先生便

命令将电话接到总统府。是晚，我们一席未终，顾祝同先后接了

三次溪口的电话。由此可见蒋先生对各项军政大事控制得严

密，实与退休之前无异。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想方设法拆李宗仁的台。在蒋介石的

唆使下，行政院长孙科把内阁迁到广州办公，而“代总统”李宗仁



第 5 页

事前竟一无所知。一时间，中华民国出现了“一国三公”的局面。

月 日，毛泽东发表文章讥评说“：这个所谓‘政府’究竟还存

在不存在呢？它是存在于南京吗？南京没有行政机关。它是存

在于广州吗？广州没有行政首脑。它是存在于上海吗？上海既

没有行政机关，又没有行政首脑。它是存在于奉化吗？奉化只

是一个宣布‘退休’了的伪总统。”

面对这种混乱的局面，李宗仁这个代总统束手无策。

月 日，人民解放年 军发起渡江战役， 天后占领南京，李宗

仁为自己生存计飞回了老巢广西。此时的国民党政权已呈现四

分五裂状态。风雨苍桑，虎踞龙盘的金陵古城已回到人民手中，

蒋家王朝已不复存在。

蒋介石得知南京失陷的消息后，“精神之抑郁与内心之沉

月痛，不可言状。 日，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当天，蒋介

石神情默然地对蒋经国说“：把船只准备好，我们要走了。”

蒋经国问“：父亲，我们要去哪里？”

蒋介石低头长叹一声，没有作答。

当天夜里，国民党海军“太康”号军舰舰长黎玉玺中校奉命

赶到溪口报到。他问蒋经国：“你知道不知道总裁明天要去哪

里？”

蒋经国摇了摇头，说“：我也不知道。不过以这次取道水路

来看，无非是两个地方：台湾的基隆或福建的厦门。你就照此准

备吧。”

月 日，蒋经国把妻子蒋方良和三个孩子送往台湾“，以

免后顾之忧”。第二天清晨，蒋介石起床后，带着蒋经国来到母

亲墓前辞别。然后，父子二人缓步登上飞凤山顶，对故乡山水

“作最后一次的眺望”“。极目四望，溪山无语”。当时“天气阴

沉，益增伤痛。大好河山，几至无立锥之地！且溪口为祖宗庐墓

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之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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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日记）

蒋氏父子从山上下来“，本想再到丰镐房探视一次，而心又

有所不忍”“；又想向乡间父老辞行，心更有所不忍，盖看了他们，

又无法携其同走，徒增依依之恋耳。”于是，父子二人悄悄登上侍

卫们早已备好的轿车，直驶象山港，登上了停泊在那里的“太康”

号军舰。直到军舰驶出港口后，蒋介石才出乎意料地吐露出此

行的目的地，他告诉舰长黎玉玺“：去上海！”

包括儿子蒋经国在内的所有随从和幕僚们都感到愕然：南

京丢失后，解放军几十万大军正挥戈指向上海，上海已是岌岌可

危，这个时候去上海，是否⋯⋯。其实，蒋介石又何尝不知道这

个时候去上海要冒极大的风险，但他实在放心不下！在上海还

有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特别是还有正在往台湾抢运的价值数十

亿美元的黄金、白银，他要亲自去对汤恩伯“面授机宜”，督促他

指挥部队保卫大上海。

复兴岛是位于上海东北角黄浦江中的一座小岛，有两座桥

与上海市区相连。蒋介石离开溪口老家后，住进了复兴岛。当

天，他就在岛上分别召见了从南京逃到上海的参谋总长顾祝同、

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海军总司令桂永清、联勤总司令郭忏、京沪

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保密局长毛人凤、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

上海防守司令石觉等将领。蒋介石一脸沉痛的表情，对他们说：

“我军江防一线崩溃如此之迅速，身为领袖，我不能不感到惭愧！

我之所以在徐蚌会战结束之前就着手筹备京沪杭防务，实则准

备在此和共军决一死战，与首都、与国民共存亡，以体念总理‘我

死则国生’的遗 ⋯。有人担心，首都失守，上海危在旦夕，作

为领袖，我为什么还要冒险到上海来？民国 年上海‘八

三’战事爆发后的第二天，我便由庐山返回了南京。当时我军进

攻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数日未下，情况非常紧急。

汪兆铭问我：‘这次中日战事发生在北方，怎么上海也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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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说，在北方打仗，国际上是不会注意的，上海是一个国际

大都市，在上海打仗，就容易影响国际视听。我说的话你们听懂

了吗？”

在对这些高级将领“面授机宜”之后，蒋介石为了使上海守

军萎靡不振的士气振作起来，又连续分三批接见了上海守军团

长以上军官，对他们训示说“：共产党问题是国际问题，不是我们

一国所能解决的，要解决必须依靠整个国际力量。但目前美国

要求我们给他们一个准备的时间，这个时间也不会太长，只希望

我们在远东战场打一年。因此我 个月，就要求你们在上海打

算你们完成了任务，那时，我们二线兵团建成了，就可以把你们

换下去休息了。”

能不能 个月？凭什么打 个月？面对军官们的疑问，打

蒋介石从自己的“经验”和“自信”出发，训示说“：江阴要塞司令

戴戎光这个混蛋，一炮未放就投降了敌人，让敌人轻易地渡过了

长江，使得许多部队没有战斗就撤退，打破了我原来的计划。现

在我们在战略上虽然遭到了一些挫折，这只是暂时的，你们应当

闻胜不骄，闻败不馁。你们应当相信我，从广东北伐以来，在政

略上我没有错过，我们完全都是对的。北伐，我们是在困难中进

行的，我们排除了困难，取得了成功。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

受共产党的鼓惑发动叛乱，那是我生平最险恶的一关，也是党国

存亡的关键，这一关我们也挺过来了。抗日战争，我们没有来得

及充分准备，以后外援又被截断，那时处境极为困难，然而，经过

年艰苦奋斗，最后我们还是取得了胜利。大家想想，现在我们

比起以往来说，困难总要少得多了，大家应当具有信心。”

面对将信将疑的军官们，汤恩伯替蒋介石作进一步的遮掩

和解释说“：上海是个国际都市，非常重要，只要我们能把上海保

住半年，美国就会直接来援助我们，那时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打

起来，就可以整个解决国际共产党的问题，中国的问题也就可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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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解决了。”

一些高级将领也四处散布说“：老头子一定是跟美国人商量

好了，只要美国出面，我们就有办法了。”

然而，除了空口许愿外，蒋介石实在是拿不出任何挽救败局

的办法 月来。 日，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上

海，消灭国民党守军 余万人，蒋介石在长江以南最大的一支

战略力量宣告覆灭。蒋介石在人民解放军对上海发起总攻击之

前，仓皇乘军舰逃到台湾。

惊魂甫定的蒋介石举目四望，国民党在大陆上占据的地盘

仅剩下广东、福建和西南等几个狭小的地区。为了作最后垂死

挣扎，保住福建 日匆匆从台北飞抵月和广东，蒋介石又于

福州。

蒋介石一下飞机，就在机场办公大楼内召开临时军事会议，

参加会议的人员主要有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兼福建省主席朱绍

良、东南前进指挥所主任汤恩伯、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吴石、参

谋长兼福建保安司令范诵尧、第 兵团司令李延年、第 军军

长陈士章、第 军军长李天霞、第 军军长劳冠英、第 军军

长于兆龙、第 军军长王修身、独立第 师师长吉星文、独立

第 师师长李以劻等将领。会议开始后，范诵尧首先向蒋介石

报告战况说，进入 月中旬以来，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一个军已进

入福建东部，第二野战军一个军也已进入闽北，福建原有的共产

党游击队也在闽东、闽西、闽北一带大肆活动，情况越来越严重。

接下来是各军军长和独立师师长报告各自部队的防务情

况。除李以劻的独立第 师兵员充足，装备精良，没有提出任

何要求外，其余各军、师长纷纷向蒋介石诉苦，要求补充兵员、武

器和服装等等。第 军军长陈士章提出，该军经过几次转战，

官兵的服装一直没有得到更换，现在已难以蔽体。第 军军长

劳冠英向蒋介石报告说，第 军兵多枪少，虽再三向联勤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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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补发，但迟迟未能领到武器。劳冠英满腹怨气地说“：像这

样缺枪少弹的，将来作战不力，责任应由谁来负担？”

军军军长于兆龙、第第 军长王修身虽然也在陆军大

学镀过金，但他们自知出身于杂牌而非嫡系，无法和陈士章、劳

冠英这些嫡系将领相比，恐怕提出过高的要求激起蒋介石的恼

怒，所以只是小心谨慎地陈述了自己的部队在武器装备和后勤

补给等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和困难，没敢提出什么要求。

蒋介石听完这些将领的汇报后，开始发表讲话。他先是假

惺惺地自我表白一番“：我是一个下野总统，论理不应再过问国

事，应由李代总统来处理危局，领导大家与共匪作斗争。但我想

起先总理生前的付托，勉励我以‘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

共尝’的遗言，现在正是我党危难关头，所以我以党的总裁的地

位来领导大家和共产党作殊死战斗。个人引退半年来，没有片

刻忘怀久经患难的袍泽，望大家戮力同心，争取最后胜利！”

说到这里，蒋介石还有意装出一副振奋激昂的样子给众人

看。针对众将领刚才向他诉的“苦经”，蒋介石又自我夸耀“生平

待士不薄”，他说“：本人自民国 年迄今，东征、北伐、剿共、抗

日，作为最高统帅已长达 年，对官兵生活一向关心。今天听

说有许多士兵衣不蔽体，这使我心中感到万分地难过。我在溪

口、上海时，曾一再注意到各军的服装问题。因产棉区大多陷入

匪区，我预料原料困难，曾多次指示联勤总部的郭总司令作最大

努力去筹划。据郭总司令向我报告说在今年 月以前可以做好

万套夏服万至 ，按实际人数基本上每名士兵可以分配一

套。今天据陈军长报告该军士兵衣不蔽体，使我愧对部属。福

州补给区缪司令来了没有？”

联勤总部第一补给分区司令缪启贤应声站了起来，蒋介石

用手指着他的鼻子，怒加痛斥“：你是干什么吃的？第一补给分

区的 万套服装是如何分配的？你立刻列表报来，彻底查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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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否则我要法办你。缪司令，你听清楚了没有？”

缪启贤诚惶诚恐地回答“：听清了，卑职马上遵命办理。”

“希望各位军长、师长回去后，好好安慰部下，保证服装有着

落。我回台湾后马上通知联勤总部补运。总之，这些事使我很

痛心。”

年来各战场均是蒋介石说到这里，把话题一转“： 一败再

败，主要原因固然是我诚不足以感众，也由于各级将领无德无

能。刚才听到各军、师长报告，除独立 师李师长以劻所部兵

员武器充实外，其余各部兵员、武器均差很多。这个问题当前靠

征兵、靠美援，俱难济于事，特别是武器一项不易解决。由于美

国盟邦对我们失去了信心，美援越来越少，美械也愈来愈难得

到，而国内各兵工厂都在大后方，产量有限，全国分配不足之数

相差很大。大家应当知道，我们的盟邦美国，自抗战后期由于我

国政略胜利，得到美援、美械的装备，六七年来已装备我军将近

个师，并且还有许多重武器、化学武器。大战结束后，美国

目前存在菲律宾及日本冲绳基地的武器有限，盟邦看到我们屡

打败仗，把援助的东西转而送给了敌人，并壮大了敌人，朝野俱

有不满，认为援蒋等于援共，这真使我惭愧之至。现在武器来源

不容易，大家再不体谅党国的艰难，随便遗弃武器如阔少爷一

样，那就只有束手待擒了。依当前情况，将来美械补充仍会很困

难，就是国产土造也难加数补充。敌人把我们的武器抢去，部队

战斗力强大起来；把我们的兵俘虏去，反过来又调转枪口打我

们，这的确是我们的奇耻大辱。如果大家不下决心，以一死报

国，将成为千百代子孙的罪人。”

蒋介石说到这里，好像很难过，指着第 军军长劳冠英说：

“劳军长，你听清楚没有？你所带的部队，就是有人没有枪，何

可耻！各军、师、团长回到部队去，要传达我的指示，人人做到爱

枪如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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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部下作了一番训斥后，蒋介石又一再强调固守福建以

巩固台湾外围的重要性。他说“：守长江及湘江的部队溃退到福

月上旬。当时陈毅的主力正在攻上海，建，是在 只有刘伯承一

部跟踪进入福建。所幸共军摸不清福州的底细，所以没有长驱

直入。如果敌人洞悉你们的狼狈状态，用一个团的兵力就可以

占领福州了。你们任兵团、绥靖区司令的，只顾自己逃命，弃盔

丢甲，沿途扰民，一直跑到福建。我姑念你们以前的功劳，才未

让国防部严加追究。现在各部队士气不振，军纪废弛。据报当

师长、团长、营长的仍想南逃，有些未经批准竟擅自跑去台湾。

对福建兵要之地竟失去坚守的信心，真是可耻之极！大家应当

知道，台湾将是党国的复兴基地，它的地位的重要性异于寻常。

比方台湾是头颅，福建就是手足，没有福建即无以确保台湾。以

福建而言，守不住闽江以北，闽南也难以确保。今后大家要树立

雄心壮志，和共匪顽强斗下去。最迟到明年春天，世界反共联军

就会和我们一道驱逐赤俄势力，清除赤色恐怖。希望大家回去

转达所属，知道我的希望与决心。在共匪未入福建之前，迅速整

顿，作保卫福建的准备，用自己的热血来巩固台湾，国土就一定

能够恢复。”

在作了长篇训话后，蒋介石又单独召见了独立师长以上的

主要将领。大多数人与蒋介石面谈的时间都不太长，主要是由

蒋介石对他们作一番勉励。惟独最后一个被召见的李以劻，与

蒋介石的谈话时间最长。蒋介石除了向他了解独立第 师的

一些基本情况外，重点是向这位昔日的总统府战地视察官了解

福建的一些内幕情况，这也是他当初把李以劻安插到福建的主

要用意。

李以劻是广东省电白县正龙乡人，早年投军后在蔡廷锴的

第 路军教导营中任过排长、连长，后被李济深选去当了警卫

营长。 年，他被保送进陆军大学高级班深造，后被派到薛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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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的第九战区任少将高参。抗日战争胜利后，李以劻历任第

军官总队副总队长、粤桂 年初，李以劻边区总指挥等职。

被调到蒋介石身边任参军，深得蒋介石的赏识和信任，委派他担

任总统府特派战地视察官，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代表蒋介石到

淮海前线视察、督战。由于李以劻头脑机敏，勤恳忠诚，所以蒋

介石对他非常器重。

蒋介石问“：听说朱一民（绍良）主任每天醉酒吟诗，对备战

很松弛，是否属实？”

李以劻据实回答说“：朱主任饮白兰地酒是经常的，但不很

醉。得空时，爱和福州官僚、文人聊天，有时和省府秘书长曾小

鲁互相吟诗。他对福建备战，是不很积极。据我看来，他死守福

州的决心不大。 个月前，总统府参军长李汉魂来福州，朱主任

请客要我作陪。席间，李汉魂对朱主任说，历史上守福建没有成

功的先例，劝朱主任要注意调整部署。朱主任当时曾表示：‘国

家成败兴亡定于天数，非人力所能挽回。’上个月萨镇冰、陈绍

宽、丁超五、何震等人向商人筹款，组成福州市民自卫队，共有

多人，目的是在国军撤退前后，由自卫队临时维持治安。朱

主任事前知道这件事，并作了默许。如今校长要我们死守福州，

上述这些事情，请校长估计一下。”

蒋介石非常认真地把李以劻的话记到笔记本上，然后他又

问“：加强福州工事的问题，我一再向顾总长说过，要国防部赶快

进行，也一再函告朱一民加紧构筑永久性、半永久性工事，作持

久战打算。但是据说福州工事做得很差，没有一点计划。是否

征工征料困难？还是福州绥靖公署不奉行我的指示，到底是什

么原因？”

李以劻说“：在福州外围，野战工事有了一点，但很薄弱，除

了 军在福州东郊、独立 师在福州大小北岭、第 军在福

州西北郊由鼎湖山麓迄洪山桥构成若干掩体外，有计划的守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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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福州绥靖公署并没有明确区分任务。至于半永久性工事

却没有修筑。福州市长何震说，在福州做工事，征工征料不容

易，除非政府拿出钱来。在上海有外围、主阵地、核心阵地三线

工事，都守不住，何况福州这个背水城市呢？”

蒋介石听了后，连连摇头叹息，他接着问“：福州绥靖公署副

主任吴石，由国防部史料局长调回福建以来，据报有厌战论调，

并曾多次对人说，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你听他讲过这些话

么？他在陆军大学当教官时，你正在陆大上学，听过他的课吗？

你谈谈他的情况。”

李以劻知道蒋介石在福州秘密安插了许多特务，他们这些

将领的一举一动都在这些特务的监视之下，所以他在回答蒋介

石的问话时，不敢随便敷衍。听到蒋介石问吴石的情况，他便老

老实实回答说“：我 年考入陆大时，吴石已经调到柳州任第

四战区参谋长，没有听过他讲课。 年我从陆大毕业后，到

第九战区任职，路经广西参加陆大同学聚餐时才和他认识。

年我调到国防部工作时，曾和他见过几次面。他是从战略

上来谈戡乱问题，他认为长期打下去会把我们拖败，在战场上要

想三年五载把共军消灭实在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战线长、

战场宽，在江西围剿 年都未成功，何况今天共产党羽毛已丰满

了。今年 月底他到福州后不久，就邀我到他的家中吃饭，他与

我的谈话主要有这么几层意思：他认为，福州易攻难守，福建是

山岳地区，便利于打游击，但打游击是共产党起家的本事，我们

的游击本事比共产党差远了。从 年国共战争来看，今日之国

民党无可战之将，也无可战之兵，他这个绥靖公署副主任心有余

而力不足，同样也是个饭桶。当今之计，从政略、战略、战术的诸

方面来看，一线之望可以持久者是守岛屿，因共军没有战舰，不

能水战。”

虽然李以劻措辞谨慎，暗中为吴石开脱，但蒋介石还是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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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特务头子王调勋的密报，怀疑吴石有通共嫌疑。后来，当吴

石兵败逃到台湾后，蒋介石在恼怒之下，下令枪毙了吴石。

李延年是从淮海战场死里逃生跑出来的，到了福建后表现

得意志消沉，悲观厌世。蒋介石专门向李以劻打听李延年的情

况“：李司令官对战局信心怎样？他抽大烟的瘾戒掉了吗？近来

是否还常打麻将？”

李以劻暗暗惊叹蒋介石手下的特务真是无孔不入，就连这

些带兵将领的私生活都侦察得一清二楚。他回答说“：近来李司

令官的思想是消极悲观的。他上个月告诉我说，自总统引退后，

人心大变，战也亡，不战也亡，这是中华民国国运问题。目前福

建尽是败亡之将，惊弓之鸟，只知上骗总统，下压官兵，对上浮

报，对下克扣，打起仗来只知保全性命。至于李司令官本人，生

活腐化总统是清楚的。他到福州以来， 号林则爱在福州宫巷

徐的重孙林长墉家中吸大烟，打麻将也是事实。不过他打仗有

办法，判断敌情比较准确，气量较大，统驭上也较服众。他本人

对总统是忠诚的，但对陈诚主席则非常不满，在思想上更亲近何

应钦部长。”

蒋介石对李以劻的回答非常满意，对他鼓励了一番，然后又

对李以劻讲了一通固守福建的重要性“：台湾人半数以上原籍福

建，对故乡十分关怀。南洋一带的侨胞，也是福建籍占多数。如

果他们知道福州失了，就认为福建失了，就更误解为我们国民党

失败了。这种心理上的变化，就会使我们失去海外侨胞的同情

与支持。所以，为了大局，福州是必须死守的。希望你体会我的

心事，放胆去做，只要将领有必胜信心，处绝境也可以求生。你

应该知道，我们在政略和外交上是成功的，有我领导你们，有台

湾在，即使大陆尽失，也可以复兴。”

然而，蒋介石费尽心机还是未能使士气颓丧的国民党残军

败将们振作起来，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于 月 日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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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对福建东南沿海的漳州、厦占福州， 月随后又乘胜于 门

的国民党守 兵团和李良荣第军发起了攻击，共歼灭刘汝明等

月中旬解放了福建兵团 万人，于 全省。

兵团在人民解放军第 向福建进军的同时，第四野战军第

兵团、 兵团也向广东大举进攻，歼灭了国民党军刘安淇第

兵团、第 兵团大部兵团和胡琏第 ，共 万余沈发藻第

月下旬肃清了广东省境内的国民党军残部人，于 。至此，东

南沿海各省全部得到解放。蒋介石在大陆上仅剩下西南一小块

地盘了。

二

蒋介石为了保住国民 西党在大陆上最后一个反共堡垒

南地区，实现其“等待国际形势变化，以便卷土重来”的梦想，于

月 日，从台湾经广州飞到年 重庆，亲自部署西南防御

计划。蒋介石一下飞机就在机场发表谈话称“：今日重庆将会再

次成为反侵略、反共产主义之中心，重新负起支持作战艰苦无比

之使命。所望我全川同胞，振起抗战精神，为保持抗战成果，完

成民族革命而努力。”

一贯好讲排场的蒋介石，以往每到一个地方，当地的党政军

机关都要强令一部分青年学生和御用的社会团体，持旗列队前

往欢迎。但是，这一次蒋介石带着蒋经国、黄少谷、陶希正、谷正

纲、俞济时、曹圣芬等中央大员到重庆时，重庆的国民党市党部

和市政府再也无法强制青年学生出来欢迎，就连平日御用的一

些所谓“群众团体”也动员不来，最后只得由重庆的一些帮会头

子，如四川袍哥石孝先、田得胜、唐绍武、冯什竹等人，聚集了一

群帮会弟子，去迎接这位出身于青帮的老头子。虽然石孝先等

人凑了又凑，但人数还是少得可怜，欢迎的场面显得冷冷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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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清寺经七星岗、五四路到林森路，在蒋介石沿途经过的

地方，既没有挂彩旗，也没有乐队吹奏，只稀稀落落地挂着几条

写在白布上的“拥护蒋总裁戡乱到底”“、欢迎蒋总裁到西南主持

军政大计”之类的标语。跟随蒋介石而来的几位中央大员看到

这凄凉的情景，都有一种穷途末路的感觉，纷纷责骂重庆市党部

和市政府“太不象话了”。

月蒋介石一到重庆，便于 日主持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军

事会议。出席会议的除蒋介石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张群

外，还有刘文辉、邓锡侯、孙震、王陵基、谷正伦、钱大钧、胡宗南、

宋希濂、罗广文、何绍周等高级将领。会议开始后，首先由西南

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保密局特务头子徐远举报告解放军在西

北、华南各地进军的情况；随后由第三处副处长孙伯先汇报了西

南长官公署所辖部队布防情况。第三个发言的是胡宗南手下的

副参谋长沈策，他大肆吹嘘说胡宗南集团有充分把握守备秦岭

地区，必要时甚至还可以向关中进攻，收复西安。

在这些人汇报完毕后，蒋介石发表讲话。一开始，他想安定

众将领的情绪，开口便说“：目前局势已经稳定，形势即将好转。”

但局势是怎样“稳定”的？形势又有哪些“好转”？蒋介石却没有

说出具体内容来，只是说“：过去有些人投降共产党，现在这些人

都知道上当了，觉醒过来了，今后不会再有叛变投降的事了。”接

下来，蒋介石一再强调西南地区的重要性，鼓励众将领同心协

力，把西南建成反共的基地。蒋介石啰啰唆唆讲了半天，没有说

出任何具体方案和计划，只是翻来覆去地讲“：有陆海空军的国

家是不会灭亡的。我们现在还有 多万陆军，有相当强大的

海空军，绝对没有任何悲观失望的理由。望大家同心同德，坚定

信心，坚持奋斗，以争取胜利。”

这个军事会议仅开了半天就散会了，与会的高级将领们没

有从蒋介石那里得到关于作战方面的任何具体指示，众人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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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兵团司令罗广文邀请胡宗南、到惶恐不安。当天下午，第

宋希濂、何绍周、郭汝瑰等人到他的办事处聚餐。席间，这些兵

团司令们交换了一些关于时局的意见，心中无底的胡宗南提出

一个建议：由众人联名请求蒋介石长期驻在重庆或成都，就近指

导他们作战。罗广文等将领 兵团一致表示同意，于是就由第

兵团参谋长司令郭汝瑰和第 赵秀昆共同执笔，写了一封联名

信，请求蒋介石留驻重庆或成都，就近指导西南地区的军政党

务“，使西南地区全体军民团结一致，奋斗图强，国家前途，实深

利赖。”然后推举胡宗南、宋希濂、罗广文、何绍周等人于第二天

当面呈交给蒋介石。

蒋介石看完信后，先是发了一大通议论，把失败的原因归咎

于国民党几百万党员特别是高级军政官员身上，指责他们“不能

努力实行三民主义”。接着，他又说“：我现在台湾创办了一所革

命实践学院，调训负责干部，由我亲自主持指导，如果局势稳定，

将来大家也可以轮流前往受训。这个学院能不能办好，关系本

党的生死存亡，因此，我要经常住在台湾，而不能长期留在四川。

西南方面，只要你们大家齐心协力，能撑持一个时期，国际形势

就一定会有变化，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和台湾方面的力量配合起

来进行反攻，以争取最后胜利。”

胡宗南等人苦苦哀求蒋介石留在西南，蒋介石坚决不答应，

只是表示说“：以后我可以常来四川，希望你们把我的意思转达

给各军师团长。”

自从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蒋介石的一些亲信在国民党

内发起了一场“劝进”运动，想让下野“引退”的蒋介石重新复出

掌权。可是“代总统”李宗仁以民国“宪法”为盾牌，死顶着不肯

让位。作为蒋介石一手栽培起来的“黄埔学生领袖”胡宗南，在

这个时候提出让蒋介石留在西南指挥作战，其本意是想借此机

会为蒋介石的复出提供一个合法的借口和台阶。可是，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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